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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赌的是符号，赢得是风景。
★赌博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何让那么多人迷恋，甚至丧命？
★翻看这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将为您全景揭秘一个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
 

内容简介

偏门七道，赌为蓝道，职业赌徒，人称“蓝道客”。
正月十五，松花江畔“蓝道会”上，“冷鹰”黎天罡欲雪十八年前辽西梨园之耻，带着
手下兄弟“过山豹”蒋相伍、“铁嘴”刘成、赵惠普⋯⋯松山设局。“燕北赌王”甫云
飞和徒弟“铁鞭”柳长松被迫入局。两伙赌徒最终在“四眼虎”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赌船上一决雌雄。
百变江湖，风云再起。十八年恩怨聚首，一场邪恶的较量，一场智与勇的碰撞，归根到
底是人间正道。
翻看这桩生死对决的江湖奇案，将为您全景揭秘一个隐忍搏杀的蓝道世界。

作者简介

严岐成，曾为一线刑警，现任香港大型文学双月刊《中华文学》理事。著有长篇小说《
四兄弟》《扫黑》《雪狼行动》等作品。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引子

深夜，灯黄如桔，肩头的刺刀泛出一股青白。
田昊机械般迈着步子，长长的走廊28米，大约28步。他均匀地走着，每一分钟一个来回
，像钟摆一样，不停止，不误时。
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圆圆地瞪着，两个耳朵始终机灵地支棱着。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
为他知道这走廊的铁窗后面关的是“虎”。更何况，明天、这里的“虎”就要走上刑场
。
突然，13号监舍的铁窗上现出一个脑袋。那个脑袋上长着一个独眼，也正因为是独眼，



五官有些变形，面目就更加狰狞。
“兄弟，口渴！”
田昊瞥了他一眼，他知道这人是“独眼老七”，名震辽西的著名恶棍于志成于老七—一
只独眼恶虎！
三年前，他的一只眼睛毁于一场殴斗。那是一次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殴斗，势力不均的
殴斗。结果，于志成一个眼珠子被打冒，他大喝一声，当众吞掉了那个眼珠子。一百个
人被一个人吓懵了，他们立刻鸟兽散。于志成一战成名，辽西地段，“独眼老七”的号
子如风飞扬。搭上出租车，喊一声，“我是老七的兄弟” ，出租车会乖乖地送你到你要
去的地方，分文不收。到了饭店，你提一提，“老七是我大哥”，于是，饭店老板让你
吃饱喝足，然后“礼送出境”，当然，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拿笔签字，什么时候还，那就
再说。
于老七的麾下从者如众，不管岁数大小，一律称他为“七哥”。这“独眼老七”只是辽
西百姓背后的一种称呼，如果小孩哭闹，大人一声“独眼老七来了”，小孩子会立刻噤
声。
社会上混的流氓之类却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七哥”，这是他的代名词。似乎忘记
了他叫于志成，好人知道他叫“独眼老七”，流氓知道他叫“七哥”。按社会上的话说
，这叫号子，他的号子就是这么响。
这“七哥”混大了，一时间耗子成精也是精。正人君子见到他退避三舍，他也就更加的
横行霸道。哪个商店开业，第一个帖子得发给他，否则，当天晚上两米的大橱窗就得粉
粉碎，开业之初，再来两个小流氓一顿胡闹，什么生意就是不黄也会半死不活。
他本人也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他敛财的办法与众不同，可谓巧取豪夺。其中，他最擅长
的就是设赌，设赌抽“红”，钞票会像雨点般落下，赌场越大，红利越多。由于“老七
”名头大，号子响，南来的北往的各路“神仙妖怪”到了辽西首先要拜访他。也只有他
，在黑道上可以罩住所有兄弟。偶尔有一个不开事的，拜访了别路神仙，那他肯定倒霉
。于老七耳朵长、信息灵，他抬抬手，发个信号，自然有他的小弟出面，那个人不是腿
断就是胳膊折。一来二去，于老七在辽西黑道上的头把交椅无人能撼。引子
深夜，灯黄如桔，肩头的刺刀泛出一股青白。
田昊机械般迈着步子，长长的走廊28米，大约28步。他均匀地走着，每一分钟一个来回
，像钟摆一样，不停止，不误时。
他的两只眼睛始终圆圆地瞪着，两个耳朵始终机灵地支棱着。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
为他知道这走廊的铁窗后面关的是“虎”。更何况，明天、这里的“虎”就要走上刑场
。
突然，13号监舍的铁窗上现出一个脑袋。那个脑袋上长着一个独眼，也正因为是独眼，
五官有些变形，面目就更加狰狞。“兄弟，口渴！”
田昊瞥了他一眼，他知道这人是“独眼老七”，名震辽西的著名恶棍于志成于老七—一
只独眼恶虎！
三年前，他的一只眼睛毁于一场殴斗。那是一次一个人和一百个人的殴斗，势力不均的
殴斗。结果，于志成一个眼珠子被打冒，他大喝一声，当众吞掉了那个眼珠子。一百个
人被一个人吓懵了，他们立刻鸟兽散。于志成一战成名，辽西地段，“独眼老七”的号
子如风飞扬。搭上出租车，喊一声，“我是老七的兄弟” ，出租车会乖乖地送你到你要
去的地方，分文不收。到了饭店，你提一提，“老七是我大哥”，于是，饭店老板让你
吃饱喝足，然后“礼送出境”，当然，你要是愿意也可以拿笔签字，什么时候还，那就



再说。
于老七的麾下从者如众，不管岁数大小，一律称他为“七哥”。这“独眼老七”只是辽
西百姓背后的一种称呼，如果小孩哭闹，大人一声“独眼老七来了”，小孩子会立刻噤
声。
社会上混的流氓之类却都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七哥”，这是他的代名词。似乎忘记
了他叫于志成，好人知道他叫“独眼老七”，流氓知道他叫“七哥”。按社会上的话说
，这叫号子，他的号子就是这么响。
这“七哥”混大了，一时间耗子成精也是精。正人君子见到他退避三舍，他也就更加的
横行霸道。哪个商店开业，第一个帖子得发给他，否则，当天晚上两米的大橱窗就得粉
粉碎，开业之初，再来两个小流氓一顿胡闹，什么生意就是不黄也会半死不活。
他本人也想方设法聚敛钱财，他敛财的办法与众不同，可谓巧取豪夺。其中，他最擅长
的就是设赌，设赌抽“红”，钞票会像雨点般落下，赌场越大，红利越多。由于“老七
”名头大，号子响，南来的北往的各路“神仙妖怪”到了辽西首先要拜访他。也只有他
，在黑道上可以罩住所有兄弟。偶尔有一个不开事的，拜访了别路神仙，那他肯定倒霉
。于老七耳朵长、信息灵，他抬抬手，发个信号，自然有他的小弟出面，那个人不是腿
断就是胳膊折。一来二去，于老七在辽西黑道上的头把交椅无人能撼。
这一来，他倒弄出个局面来。走到哪里，后面四个小弟，一色的黑色西服，一色的蛤蟆
式墨镜，不用说话，往那儿一站立刻冷气森森。那是八十年代初啊，一台北京吉普，掀
掉了布篷，完全一个敞篷车。开着这台车，他能在朝阳大剧院十八级台阶上骏马般驶上
驶下。身边的小弟站在车上大呼小叫，酷毙了！
就是这个独眼老七，横着膀子像个螃蟹一样横行的时候，他遇上了“严打”之年。也许
是“善恶到头终有报”，他的气数尽了。公安出动了一队刑警带着一个班的武警，在宾
馆房间里将他逮个正着。那些耀武扬威的小弟立刻成了小耗子，咄咄溜溜钻进床底下不
少。剩下他，刚想反抗，田昊的班长一个擒拿手，差点将他的膀子拿下。他的“铁姘”
，一个鸡窝样头发的女人，吓得尿在了床上。
什么老大？耗子虽然成精但他还是耗子。也许那一刻于老七才从心里终于明白：相对于
强大的专政机器，什么老大，无非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场闹剧，奇臭无比的一堆狗屎而
已。
这不，面对此刻的田昊。不管他的独眼何等狰狞，眼窝里闪出的目光却透着凄凉和无奈
，嘴角的一丝纹路刻画得他可怜兮兮。
田昊执行任务一丝不苟，从来不和犯人拉拉扯扯。今天，他也不想说别的，可他还是从
饮水机中接了一杯水，把一次性的纸杯交给了于老七。
走廊里恢复了平静，田昊恢复了他钟摆一样的运动。
两个小时，属于田昊的是两个小时一百二十圈的钟摆运动。然后，他就要下岗，明天有
更重要的任务。
突然，又是突然，13号监舍一声咳嗽，小窗子扔出一个纸团。田昊弯腰捡起的同时，听
到了一个沙哑的声音：“兄弟，留着，山不转水转，有一天兴许你能用得着。”
声音是于老七的，很独特。
田昊捡起那个纸团，暗暗地放在了口袋里。而且，他也决心不向任何人去说，尽管他还
没有看到纸团里的内容。
夜很短暂，下了岗位的田昊一倒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十九岁啊，正是贪睡的年龄。
第二天，起床哨让他一跃而起，战友们纷纷整理内务。沿墙就是一溜整齐的豆腐块，牙



刷柄一个方向，毛巾一个样式。忙里偷闲看了一眼窗外，看守所里已经是人满为患，也
可以说是风雨不透。大小车辆，警官、检察官、法官，省、地、县三级，熟悉的不熟悉
地，田昊目瞪口呆。他知道，这是执行，肯定是要执行于老七，他已经被判处死刑。严
打嘛，他这样的恶棍首当其冲。
执行有中院行刑队，他们武警奉命保卫刑场。于是，他们的车辆率先开向野外的刑场。
公审大会，押解犯人，都另有安排。
田昊想象着于老七的样子，他的独眼此刻射出的应该是绝望的光吧？真是多行不义必自
毙，不管他曾经多么嚣张。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但他今天不死是不行了，不死如何
面对百姓的民愤。来到刑场的路上，许多店铺都挂起了鞭炮，百姓们要放炮庆祝了。想
一想，如此死法，也够伤心的。
田昊突然想起那个纸团，他的手伸到兜里，纸团还在，可哪儿有机会打开。山风凛冽，
不一会，鸣叫的警车声响起，遥远处第一辆卡车上就是于老七。头上的大牌子赫然写着
：“流氓团伙主犯于志成”，上面用红笔画出大大的一个X。
好像是看到了田昊，老七向他的方向点了点头。
武警们拉开了警戒线，田昊站在警戒线上。身后万头攒动，人们蜂拥而来。武警们的身
体站在那儿，竟然像一条钢铁的大闸，生生地闸住了奔腾的人流。
田昊背后有一个人，一手拎着一瓶酒，一手拿了一个碗，他举着碗在狂喊：“七哥！”
特立独行！田昊禁不住多看了两眼。可这一看，就被那张流着汗的脸紧紧地吸引住。长
发齐耳，加上下巴一圈络腮胡，也就是说一张脸像狮子一样，被毛发所包围；浓眉锐目
，高鼻方口，五官中的每一个线条都如刀刻一样，棱角分明。这样的脸让人过目难忘，
田昊在一刹那间就记住了那张脸。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张脸转向了田昊，那张脸上的那张嘴吐出了一种与其极不相称的
柔声细语：“同志，我去祭奠一下要死的人，让我过去吧？”
简直是胡闹！田昊本能地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不行！”
执行官举起了红旗，也就是一秒钟，“啪”的一声枪响传来。田昊的视野中，那个叫“
老七”的身体慢慢地倒了下去。田昊知道，那里有一个三角架，尸体倒在上面，法医要
进行最后的检验和拍照。
稍顷，一切都结束了。队长下达了命令，全体武警撤开警戒线，返身上车。
警戒线一撤，人流如潮水般涌向刑场。更多的人是要目睹这辽西一霸的最后面目，当然
，那面目肯定会是更加狰狞，更加令人恶心。
让田昊心动的是，那个拿着酒瓶的人跑在最前面，他跪倒在老七的尸体前面，手中的酒
洒在地上。
车子开动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渐渐远去。田昊心中一点也不平静，毕竟他才是个十九
岁的青年。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世界七彩缤纷，一个人死去，有人要放炮来庆祝，
有人却要用白酒来祭奠。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个狮子头是个什么人呢？
田昊解不开这心头之迷，手又伸向了衣袋里。
卡车开得飞快，好像急于脱离刑场，周围都是清一色的武警，他当然知道部队的纪律。
他终于忍住了，可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一个留了很久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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